Nee, Watchman 倪柝聲（1903～72） 假如我們要找一個從當代到後代，對中國教會和外國信徒都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，相信沒有比倪柝聲更合條件的了。他於本世紀初建立的教會，到本世紀末仍然健在；他寫的書穩占基督教書局一個位置，而且透過翻譯（主要為江守道），和用英文寫作之人對他的研究，他很可能是最為外國人認識的中國信徒之一。
生平
倪柝聲生於福建福州一個第二代的基督徒家庭，祖父為牧師，父母親則是一對有見識又愛國的人；倪的母親林和平曾因大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，而獲政府賜予愛國勳章。倪氏是因明白耶穌的愛而得救，年僅十七歲，且立刻奉獻自己，「並願意因著這樣的愛而一生事奉祂」（陳終道著，《我的舅父倪柝聲》，9頁）。這種得救與奉獻合而為一的經歷，深深影響倪柝聲的靈修神學︰他一直堅持人得救後便要奉獻，因為奉獻是成聖的起步點，不是終點（參倪著，《屬靈人》上冊，37頁）。
倪柝聲認為奉獻就是全時間跟從主，因此也等不到中學畢業便去讀神學（當時的聖經學院接受沒有中學畢業證書的人入學），惟因「太愛世界」，受不了聖經學院的紀律操練而停課，再繼續完成他的中學課程。期間倪氏跑上街頭傳福音，因而認識一班同為神所用的人，包括王載、王峙、陸忠信、魏光熹等。倪氏的佈道工作做得很不錯，但他一直覺得，假如他能得到聖靈的能力，應有更大的果效，由此引起他對聖靈充滿這問題的思索。他對此問題的追求，非如近代靈恩派追求一時的興奮與刺激經驗，簡言之，是「在生命中栽培屬靈的實際」（倪著，《聖靈與實際》，2頁）。
倪氏為了力爭上游，為自己定了一個嚴格的追求標準，不容許自己浪費一分時間，結果很年輕的時候便弄到身體軟弱、多有病痛；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期間，更要臥床養病，他便利用這段時間博覽群書，從釋經、歷史、傳記到靈修文學，無所不讀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 :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, p. 77；中譯本︰《中流砥柱》）。雖然倪氏個人屬靈路線的選擇，會給人一種較偏狹的感覺，但他的作品卻給人寬闊與深邃的印象，知道作者像個有見識的家主，「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」（太十三52），這是倪氏用功讀書和思考的結果。
甚為值得注意的，是女性作者對倪柝聲的影響。他是在余慈度開的佈道會決志信主，後來又到她在上海開辦的聖經學院受訓練，雖然不久就給余慈度勸諭退學，他還是從她那裡學會仰望神的供給，和愛慕神的話，這是他靈程的第一站，也是影響他日後追求與事奉的兩大原則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, pp. 39～45）。
後來余慈度介紹他認識了英聖公會傳教士和受恩（M. E. Barber），對他追求聖靈的生活有決定性的作用。和教士的信仰與生活能融合一起，因而是「一位發光的基督徒」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, p. 58）。她因忠於對中國的福音負擔，不惜違反差會一主教不許她返回福州的意見，再也得不到差會的支持，而憑信心工作和生活；這對倪氏以「自養」的原則來發展「地方教會」事工，有很好的領導作用（林榮洪著，《屬靈神學》，22～3頁）。和氏非常用心栽培倪柝聲，儘管後來倪氏因傳講婦女蒙頭和不許婦女講道等問題而彼此疏遠，但和氏的謙讓溫柔，還是成為倪氏一生追求的目標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, p. 58）。
第三個影響倪氏至深的女士，乃蓋恩夫人（Guyon{\LinkToBook:TopicID=533,Name=Guyon, Jeanne-Marie Bouvier de la Motte 蓋恩夫人}）*。她原屬法國上流社會，丈夫過世後，致力追求與基督合一的經歷，輕看世事而植根永恆，此等思想成了倪氏作品一個標記。
但論影響深遠的，可能以賓路易師母（Mrs. J. Penn - Lewis）的作品為著。倪柝聲的神學若可以用《屬靈人》作代表，而其中心信息又可稱作十字架神學的話，這都是賓路易師母的作品給他的啟發，和因為透過賓路易而接觸到凱錫克培靈會（Keswick Convention）的聖潔運動（Holiness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577,Name=Holiness Movement}）*。賓路易主編的《得勝者》（Overcomer），更是倪氏主要的靈糧。
當然，影響倪氏思想的人物，不可能只是幾個神祕主義的女作家；另一類人物是來自弟兄會，或與弟兄運動（Brethren Movement）有某種關係的，包括了寇茲（C. A. Coates）、達祕（J. N. Darby{\LinkToBook:TopicID=339,Name=Darby, John Nelson}）*、慕安得烈（Murray{\LinkToBook:TopicID=818,Name=Murray, Andrew 慕安得烈}）*、穆勒（G. Mu/ller）、麥敬道（C. H. Mackintosh）、卡亭（G. Cutting）、祈里（W. Kelly）、安德遜（R. Anderson）、史坦利（C. Stanley）等。倪氏在《教會的正統》一書中，承認弟兄會的思想，是他的末世論、救恩論、聖靈論、成聖論和教會論的主要靈感來源（59～60頁）。
工作
倪柝聲認為神託付他的工作有四︰1.文字工作；2.舉辦得勝者聚會；3.青年訓練；4.建立地方教會（魏光禧編，《倪柝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》，35～8頁），到今天仍在發揮影響力的，是他寫的書和建立的地方教會。
用倪柝聲名字發表的「書」，大多數是他講道，別人筆錄，惟一的例外是三冊《屬靈人》。在當時的中國大陸，他的作品已甚受歡迎；大陸易權後，港台都有再版他的書籍，大多數是小冊子，也有一系列的講道集，是三數頁為一單元的，因此從「書目」來看，他好像寫了一百幾十本書，然而若從量來說，又不是那麼多。
從質的影響力來說可就不簡單了，尤其是他的《屬靈人》；這是1926年他患肺結核病時寫成的。倪氏不是一個具創造力的神學家，卻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解釋者。《屬靈人》的神學非源自它的作者，倪氏卻把傳統三元論的人觀（即人分作靈、魂、體）解釋得淋漓盡致，用的比喻與例證全是讀者能認同的，就這樣，三元論的人觀好像在《屬靈人》獲得重生；或起碼說來，人傳統地看自己是分作靈、魂、體這三範疇，在《屬靈人》裡面獲得充分的支持，人自然就迫不及待地認同這種神學（參下段）。這是倪氏作品的影響力能歷久不衰的主因。
倪氏建立的地方教會，成了華人教會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類別；她既能回應當代一種風潮，亦給予華人信徒空間，顯示自己獨特的身分，又發展恩賜。有人因為不能接受倪氏論教會路線的書籍（像《教會的正統》、《教會的事務》、《教會的路》），以致對「地方教會」（或稱「小群」）沒好感，而且提出甚多偏頗的批評，這是不需要的。
倪氏成長的年間，正是部分外國宣教士乘著船堅炮利的風潮，要硬闖中國，而中國知識分子又找了基督教做代罪羔羊，展開一連串「非基同盟」的時分（參林榮洪著，《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》，154～66頁）。倪氏在三一學院讀中學時，對許多源自宗派主義的傳統與禮儀，亦深感不滿；他認為宗派主義是屬於閉關主義，只高舉人的權勢與地位，而神的教會卻是開放和接納的。最能代表二者之別的，就是聖餐。宗派教會只接納自己的會友擘餅，稱為「封閉的餐桌」（closed table），但耶穌設立的聖餐卻是公開的，歡迎所有神的兒女，因此「我們的心胸必須擴大，以容納神所有的兒女」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, p. 87）
但怎樣實踐這理想呢？倪氏不認為現存宗派教會是可以改變的，因為這些宗派教會有很大部分是名存實亡的基督徒。要體現真教會，就要離開假教會，嚴格地按聖經的要求來另立教會，實行自傳自養的目標，完全割斷與外國差會的關係，單一仰賴神的引導與供應。他們稱信徒為「基督人」，地方聚會場所稱為「教會聚會處」，聖餐叫「擘餅聚會」，教會刊物叫「基督徒報」，文字機構叫「福音書房」，用的詩歌本不少是譯自弟兄會的「小群詩本」。不久，設於哈同路的會眾，就被人冠以他們不悅的「小群」名號了（Kinnear，上引，p. 111～2）。
一方面社會的大環境瀰漫著一片排洋愛國的熱烈情緒，另一方面，倪氏與同工建立的教會，又散發著返璞歸真的芬芳，地方教會就如雨後春筍，在上海、福州，甚至是偏遠的地方也紛紛建立起來；會員很多是離開原來的教會，而改投地方教會，因此引起廣泛的惡感與批評。但倪氏對教會事工的投入，他本人的恩賜、口才、見識，繼續吸引許多信徒來跟隨他，地方教會亦繼續壯大下去。
所謂「地方教會」者，乃指「一地方，一教會」（倪柝聲著，《工作的再思》，上海，1938）。倪柝聲認為教會是神永恆的旨意，是祂最關注及寶貴的，任何傷害祂計畫的，都是罪大惡極，而宗派主義的教會，正是這麼作。地方教會是改正這錯誤的教會，她履行一地方、一教會的原則，堅持每處地方的教會都是獨立的，行政上或經濟上互不干涉。各地方教會選出自己的長老來牧養，牧師是一種恩賜，不是教會常設的職位，故倪氏是有條件地反對牧師制的。不過在長老之上，神亦設立了使徒，目的是照顧、造就各地方的教會，而他是看自己為神設立的使徒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, p. 180；倪著，《權柄與順服》，61～9頁）。
長老與使徒的實際權限又是怎樣的呢？1942年倪氏為了解決自己所創之屬靈運動的龐大支出（二百多位同工），而下海營商，出任生化製藥廠的執行董事長，遭遇上海的長老抗拒，不許他講道。五年後倪氏終於悔改，與上海的長老恢復和好的關係。這時倪氏改變了他的教會論，一方面在同工間論資排輩，另一方面對教會則講究「順服權柄」，無形中就是重複了他們原先批評的「權力階級」的機制，而他自己則占據了最高權位（Kinnear，上引）。
1949年中國易權，共產黨得勢，而國民黨退守台灣。倪氏認為教會在共產黨手下的發展會受影響，便把重要的同工差派到東南亞各地，他自己則於1950年去到香港。但不久就覺得，在危難之時離開弟兄姊妹是不妥當的；他說，「我不以性命為念，如果房子塌下來，我的孩子在裡面，我必須把它支撐住，甚至為此捨了我的性命」（Kinnear, Against the Tide, pp. 189f.）。
倪氏於1950年回國，52年被捕，判監十五年，67年才被釋放；1972年安息主懷。
思想評估
嚴格說來，倪柝聲的思想不算是一套傳統所謂的神學，例如他完全不處理神論、創造論，或基督二性和聖靈位格等問題；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及思想之相拒性、相容性等問題，在他的作品內也沒有位置。倪柝聲的思想是一套實際的靈命長進，及建立教會的思想；他也毫不掩飾地直斥脫離實踐，只重空談的基督教言論為錯誤，甚至是罪惡的。明顯地，這既配合當時中國信徒一個大趨勢（排洋反智），也是倪氏深受弟兄會、凱錫克培靈會之聖潔運動，和神祕主義影響的明證。無論怎樣，就是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作品，在中國教會史上留下了極重要的一頁，直到今天仍然可說是無出其右的。
然而若中國教會的思想史要向前推進，就不得不指出倪柝聲的思想體系中幾個弱點。我們只要提綱挈領地指出來便足夠。
1.三元人觀。把人分作靈、魂、體，並且高舉靈，懷疑魂，和貶抑體的思想，當然不是源自倪氏，但說他是集其大成，然後令其普及，相信正是倪氏思想的功能。倪氏這個思想幾乎見於每一本書，而最具代表性的，自然是《屬靈人》。他本於字面意思來彙集聖經論到靈、魂、體之經文，加上他自己的經驗，和普及心理學的闡釋，從而指出怎樣才可以過靈高於魂和體的生活。他認為只有這樣的生活，才配稱為基督徒的生活。
對於倪氏這個思想，林榮洪有一語中的的批評。他指出聖經「不是一本心理學書，並沒有把人的構造作出任何分析，只是用不同的名詞，如『靈』、『魂』、『體』，來描寫人在生活上各種的活動。」（《屬靈神學》，279頁；另參304～22頁）。把聖經整全的人觀分割為三元人觀，不單令人無法實現重靈而貶體的理想，實際上還會與聖經的創造論有衝突。
2.沒有創造論。與當代福音派教會領袖相同的是，倪柝聲對創造論是不重視的。沒有創造論的救恩論和末世論，無可避免地就會輕視今生，重視來世。倪氏的救恩論輕視魂與體，而只重視靈，亦是因為這個緣故。人為什麼要追求、愛主和傳福音呢？全因為人的墮落和世界的敗壞，人的責任只是藉福音搶救人的靈，人的魂與體和世界，都是要受審判的，因此社會責任、文化責任，全是新派的言論，只會引教會入歧途，必須力抗。
創造論肯定物質界是神的創造，因此是善的，而人的身體（包括魂的功能在內）也是屬乎物質界，是神的創造，因此要給予肯定；這些思想不能在倪氏的作品內找到半點痕跡，結果造成地方教會的信徒給人一種避世、自潔的感覺，進而亦減弱了這類教會在社會的見證。雖然這是弟兄會與神祕派的共同特色，但倪氏建立的地方教會，在這方面似乎特別明顯，直到今天仍沒有多大的改變。
3.教會原理。倪氏建立的地方教會，比中共許多年之後建立的三自教會（自傳、自養、自治）早幾十年，也健全、健康和有活力得多；但地方教會在組織與運作上，確實存在不少問題，而此等問題更隨著時間，而更具體地呈現出來。
首先是如何釐定教會原則的問題。倪氏及他重要的同工均強調，要按聖經原則來行事，這是尊貴的目標，問題是哪一個原則？或說，聖經到底有沒有獨一不二的原則？若有，那是如何知道和決定？倪氏看重經驗，一定是從教會現況看出問題之所在（如宗派主義造成的分裂），便主張一地方、一教會的目標，然後按字面意思來彙編經文作支持，於是一地方、一教會的大原則便建立起來了（參倪著，《教會的正統》）。這樣制訂原則是很有問題的。從聖經來看，它並沒有明言一個地方只准設立一個教會；而所謂之「一個燈台」之「一」，亦不應指數字的一，有時只是一個冠詞，有時是從寓意法來指其合一，而非獨一。再從實際角度來說，一地方只有一個教會是行不通的，譬如說，香港或台灣各有三十萬基督徒，哪裡找一個可容三十萬基督徒聚會的地方呢？這樣龐大的群體衍生出來的罪惡（由人群而造成的權力集中），恐怕比維持其獨一性想要解決的問題更多。
再者是關於教會組織的問題（參《工作的再思》；《教會的正統》；《權柄與順服》）。倪氏亦是從實際經驗出發，認為教會其中一罪惡，是由特權階級而來，在天主教，這個特權階級是神父；在基督教則是牧師，故他指斥這制度不遺餘力，認為新約時代已臨，信徒皆為祭司，不需特權階級作神人間之居間者。倪氏故與同工以「弟兄」互稱，與平信徒亦然。這一切都很好，但他因從商而招來上海長老的抵制與獨立，便覺得教會分地分權而治很有問題〔亦即倪氏在一些書上稱之「安提阿的路（模式）」〕；於是便主張回到更始初的模式（「耶路撒冷的路」），要同工和信徒學習《權柄與順服》，而他自己則占整個權力架構的主導地位。天主教的教宗是有許多機制來輔助及平衡他的權力，正如基督教的牧師也有聯會的組織，及教會內的長老、執事監察他的權柄，但倪氏在他建立的版圖內，是一人獨大的。以倪氏的恩賜及委身程度而言，他居於領導地位自然是好的，問題是這種教會組織傳到日後的繼承者，恐怕便問題叢生，而事實上也真的問題叢生。
最後是關於教會生活的問題。這是倪氏建立之地方教會最強的項目，也是地方教會成功的因素。1.他重視傳福音的頻密性及素質，因此地方教會聚集的基督徒素質亦高；2.他重視信徒皆祭司，強調沒有只聽道的信徒，必須同時是個事奉的基督徒，因此整體教會的動力十分強大；3.他重視信徒的造就，包括初信的和整體訓練（參《初信造就》三冊），因此信徒生命非常旺盛；4.他強調教會不是以禮拜堂為基地，而是以家庭為基地。信徒間親密的團契生活，成了地方教會的特色。其實這些都是弟兄會和神祕派教會的特色，倪氏均能成功地移植到中國地土上。
倪氏的教會生活真正有問題的，是在以榜樣當作命令，以及不能服從命令的，很快就會受排除。陳終道很中肯地指出︰「我們當然不能忽視聖經中的榜樣，因為榜樣能使我們很具體地領悟神的旨意。但榜樣和命令究竟是有一段距離，把榜樣當作命令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，因為命令是絕對的，榜樣卻不是絕對的」（《我的舅父倪柝聲》，64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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